
■名家茶座

黄宗羲定律与帕金森定律
□刘金祥

黄宗羲作为我国明末清初的

著名思想家， 其理论倾向和政治

主张主要针对两千多年封建君主

专制制度存留的诸多顽疾与沉

疴， 对近现代思想启蒙与反专制

斗争起到了重要引导和推动作

用。 黄宗羲在其著述中尤为关注

千百年来农民负担问题及其解决

办法， 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和独

到观点，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十四中指出：传统赋役始终是“明

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

鉴于封建朝廷存在乱摊派的积弊

恶习， 他鲜明提出了对后世乃至

今日呈具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的

“合并税收、取消收费、简化税制”

的税收总体改革思路。

我们知道， 无论是唐朝德宗

当政时宰相杨炎所建议颁行的

“两税法”， 还是明代嘉靖年间首

辅张居正倡导实施的“一条鞭

法”， 都是将各种税、 赋、 徭、

役整合为一， 且颁布律令严格要

求自此以后不许额外征收其他任

何费用， 这些改革在当时对促进

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

积极作用， “向来丛弊为之一

清”。 但是， 其最终运行结果与

最初设计初衷南辕北辙。 因为无

论传统税种多么繁多， 少数官员

仍易于从中上下其手。 而改制后

的税种几乎囊括了能够“巧立”

的所有“名目”， 使心术不端者

很难钻其空隙、 假公济私。 “两

税法” “一条鞭法” 将各类名目

的税种统统加以统筹合并， 恰恰

给居心不仁的后来者新设科目创

造了条件。 随着社会的迁转流

变， 有人似乎“忘记” 了“正

税” 中已然包含了此前的各种税

费， 一俟财政吃紧、 开支缺口，

就会向百姓加征加派， 成为“积

累莫返之害”， 为封建王朝覆灭

埋下了伏笔。 由此现代史学家们

将这一由黄宗羲概括提炼的“历

史上每推行一次并税改制， 就会

催生出一次摊派和收费高潮” 的

现象， 称之为“黄宗羲定律”。

这一定律较为深刻地阐明了封建

社会赋税治乱往复的恶性循环状

况。 而这一恶性循环状况的渐次

出现， 貌似与大小官吏巧立名目

有关， 实则与官僚机构膨胀密不

可分。 正是由于封建社会官吏增

多了， 开销加大了， 对赋税的需

求增长了， 才导致赋税的回升反

弹。 如不严厉控制官员队伍人

数， 就难以打破“黄宗羲定律”，

而要控制官员人数、 裁汰冗官冗

员， 又必须面对帕金森定律。

与黄宗羲相比较， 人们对英

国著名历史学家诺斯古德·帕金

森可能还不完全熟悉， 然而其提

出的“帕金森定律”比之“黄宗羲

定律” 可能更有影响力也更有现

实意义。1958年帕金森在其出版

的《帕金森定律》一书中详尽阐述

了官僚机构逐渐增多官场人员不

断膨胀的主要原因和严重后果：

一个不胜其位或力不从心的官

员，大体有三条出路，第一条是主

动申请辞职， 把岗位让给称职的

人； 第二条是请一位出色能干的

人协助自己开展工作； 第三条是

选用两个能力和素质比自己更低

的人作助手。 官员如想保住自己

位置，第一条路肯定不能选择，如

果选择会丢掉许多利益； 第二条

路也不能考虑，如果考虑了，那位

出色能干的人会逐步成为对手并

取代自己； 由此只有第三条路最

适宜最保险最可靠。于是，官员找

来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

作，他自己则整天发号施令、指手

画脚。两个助手既然平庸无能，他

们也只能上行下效， 再分别为自

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 如此

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

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官

僚体系。 由帕金森定律可以推导

出这样一个结论： 在行政管理体

系中， 官僚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

逐渐增加， 行政人员也会陆续增

多，尽管大小官员都很忙碌，但工

作效率和效能越来越低下。

其实， 无论是“黄宗羲定

律” 还是“帕金森定律”， 二者

都揭示了官僚机构衍生壮大的内

在机制， 都阐释了行政体系做大

做强的根本原因， 且二者是辩证

统一、 不可或缺的。 “黄宗羲定

律” 是“帕金森定律” 成立的首

要前提， 因为只有增加赋税才能

维系官僚机构运转； “帕金森定

律” 是“黄宗羲定律” 存在的必

然结果， 因为很多官僚社会无法

革除自身的种种弊端。 社会正是

在水多了加面粉、 面粉多了加水

这一负向循环中起伏前行的。 尽

管这两大定律分属于中西方， 但

在某些国家仍旧大行其道： 赋役

与官僚， 水涨船高、 难解难分！

■八面来风

橘花香
□崔 立

小区里走过， 一股沁人心脾

的清香缓缓而来， 是桂花香吗？

不像， 是腊梅花香吗？ 也不像，

这四五月的季节 ， 不可能不可

能， 我停下匆匆的脚步， 眼睛往

一侧的绿色中望去， 不经意地看

到藏在橘树上那一小瓣一小瓣的

白花。 这， 原来是这橘花香啊！

这种美妙又熟识的花香， 瞬时又

把我带进了这记忆的深处。

老家崇明岛农村院子里的橘

树，多半都是母亲从别处挖来的，

农村亲戚或朋友家有多的， 都可

以带回来。把松软的土挖开，把几

棵细细短短的橘树解开绳子，其

中一棵放进去，盖上土，再用脚踩

严实， 母亲早早准备的一桶水就

在近处， 轻轻把水浇灌在橘树的

根部，泥土喝着水，发出咕咚咕咚

的声音，像人喉结蠕动，渴到冒烟

时的畅饮，听着都爽。几棵橘树分

别在菜地间种下， 我帮着浇了几

天水，就被母亲告知，不用浇了。

我说，为什么？ 母亲说，橘树已经

活了，如果需要一直浇，那这树也

没用了。 我哦了一声，有点听懂，

又没听懂，我习惯了浇水，一时间

倒是有些像空了什么似的。

橘树上长出白色小花， 是在

一两年后了， 几棵橘树长粗了，

也长高了， 都已经赶超我的身高

了， 我朝母亲呼喊， 这树怎么长

这么快， 我明明记得种下时才这

么点高。 我用手比划着当时的高

度。 橘树也不再像那时一根简单

的树的主干， 两侧各挂着几片叶

子， 主干之外已经有了侧枝， 交

错蔓延开， 像一个人， 一下子伸

出了好几只手。 再有就是橘树上

的小白花， 是缘于这第一年的萌

发， 花儿并不很多， 零零星星地

挂着， 我把鼻子凑近了闻， 一股

沁人心脾的花香直涌， 像一股清

风袭来， 瞬时精神一振。

这时光的涌动， 促发了橘树

的生长，不仅有了高度，蓬形也越

发粗大。 我已经不再奢望与它们

比高度了。橘花香弥漫着整个院子，

我从屋子里走出， 彷如徜徉在花香

的海洋中，我停住，闭上眼睛，让这

花香的体会更深一些。 从外面回来

的母亲用奇怪的眼神看我，说，你干

什么呢？ 我说，你没闻到花香吗？

后来我从家乡小小的一隅，走

到了城市大大的世界。 这外面的世

界实在太大了， 我每天忙碌于繁杂

的工作之间， 拖着疲惫的身子奔波

在上下班的路上， 走进逼仄的出租

屋内，连转个身都感觉压抑。我像只

泄了气的气球， 陡然倒在近处的床

上， 软软的床， 让我想起家乡的天

空，天空中那些棉絮般的云朵，不断

地在走啊走，像永远停不下来。在这

里，我已经好久没抬头去看天空了。

这一天天， 又一天天， 我以为

我会成为一个疲于奔命的失败者，

我会迷失在这座偌大的城市里。

有一天， 我居然在会上得到了

老板的表扬， 我惊讶地抬起了头。

老板相当认可我写的材料， 还朝大

家挥了挥文件， 说， 以后大家都要

以这个为蓝本来整理。

有一天， 我被升了职， 坐进了

单独的办公室， 坐在可摇动的座椅

上， 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但我

对自己， 越来越有信心了。

这一天， 我居然在小区里， 又

闻到了橘花香。 这熟悉的橘花香，

已经不记得有多久没闻到了。 家乡

院子里的那几棵橘树 ， 应该是更

高， 树蓬也更粗大了吧？ 我曾经好

多次梦见那些橘树， 每天安静地站

在家乡的院子里， 一动不动， 只在

风吹起时轻轻摇曳， 是不是这样的

生活也单一了些？

刚毕业那会儿， 我几个月躲在

房间里不敢走出门， 是怕邻里看到

不好意思， 母亲就说我， 如果真的

不好意思， 那就走出去， 外面广阔

天空， 摔倒了爬起来， 都大男子汉

了， 你的未来不该只在这小小的屋

子里！

停住好久的我， 猛地听见一个

稚嫩的声音， 叔叔， 你怎么哭了？

■灯下漫笔

昏镜
□沈 栖

我国考古界以实例证明： 铜镜早在两千

二百年前就问世了。 这些铜镜出土后还保存

得十分完整， 镜面黑光如漆， 可以照人。 按

西汉 《淮南子》 一书所说， 它是用‘玄锡’

（即水银） 作反光涂料， 再用细毛呢摩擦的

结果， 使之平整， 光可鉴人。 由此可见， 我

国战国时期冶金工人已经掌握了烧炼水银、

制作铜镜的高超技术。 有研究者认为， 铜镜

最先是墓葬里冥界用的“明器”， 是随葬在

死者身上或身旁， 让其防身避邪， 无须明鉴

来照死者的尊容， 故钱钟书有“模糊的铜

镜” 一说。

铜镜， 古书谓之“鉴”。 顾名思义， 当

然是用来照东西的， 首先是照脸、 照衣冠。

“以铜为镜， 可以正衣冠”。 作为器具， 其花

纹图式、 铭文以及镂刻、 镶嵌等工艺固然引

人欣赏， 但铜镜的主体无疑是那个镜面， 亟

需平整、 清晰、 铮亮、 洁净。 作为古代曾经

颇为流行广泛的职业， 制镜师手下的器具能

够奇妙地映射出人的美丽或丑陋。 尽管这种

“魔法” 超越了人的权能， 甚或会引发某些

人的不快反应， 但人们还是普遍接纳了它。

照镜最终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

不尽然， 唐代诗人刘禹锡写下的 《昏镜词》

便是一个显例。

一次， 刘禹锡逛街， 发见一个镜子铺摆

放 10 面铜镜， 其一皎如， 其九雾如。 他问

制镜工： “何以如此不相等？” 制镜工笑答：

“非不能尽良也。 今夫来市者， 必历鉴周睐，

求与己宜。 彼皎者不能隐芒杪之瑕， 非美容

不合是用， 什一其数也。” 就销售而言，

“雾如” 的昏镜甚于“皎如” 的明镜。 于是，

刘禹锡写下 《昏镜词》： “昏镜非美金， 漠

然丧其晶。 陋容多自欺， 谓若他镜明。 瑕疵

既不见， 妍态随意生， 一日四五照， 自言美

倾城。 饰带以纹绣， 装匣以琼瑛。 秦宫岂不

重？ 非适乃为轻。” 买镜者一定选择“与己

宜”。 潘安、 貂蝉毕竟了了， 为了掩饰丑陋，

往往选择“雾如” 之镜。 镜子是照了， 但

“瑕疵既不见， 妍态随意生”， 更令人解颐的

是， “一日四五照， 自言美倾城”。 自恋、

自欺到了病态的境地！

在汗牛充栋的“官箴” 中， “铜镜” 说

不胜枚举。 源自汉末王粲 《仿连珠》 的名句

“观于明镜， 则瑕疵不滞于躯； 听于直言，

则过行不累乎身” 广为流传。 《明朝小史》

载： 朱元璋告诫大臣： “生当谨嗜好， 不为

物诱， 则如明镜止水， 可鉴照万物。 一为物

诱， 则如镜受垢， 水之有滓， 昏翳泊浊， 岂

能照物？” 以明镜止水为喻， 颇为深刻地说

明了嗜好与物诱两者间的道理。 在官场是万

万不可有“昏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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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歌

一名人民警察的良心
□杨瑞雪

看完热播电视剧 《漫长的季

节》 之后，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剧中

的刑警队长马德胜。 他以一个孤勇

者的姿态唱响了那个时代的号

角———人民警察是要有良心的。

1998 年，发生在桦林钢铁总厂

的一起碎尸案打破了众人平静的生

活。经过紧锣密鼓的调查，刑警队长

马德胜根据尸体的部分特征和随身

物品中的一张饭卡确定了受害者为

女大学生沈墨。 沈墨在当地一家

KTV 勤工俭学， 出事前不久学校的

公告栏上张贴出了她的裸照。 顺着

这张照片角落的一个印字， 马德胜

精准地锁定了沈墨的大爷沈栋梁。

为了查明真相， 马德胜特地赶赴沈

栋梁的老家松河。在返程的车上，沈

栋梁承认了他多年来一直猥亵沈墨

并且在沈墨试图摆脱其控制后张贴

裸照意图毁掉她的事实。 马德胜被

激怒了， 他大骂沈栋梁是禽兽并且

第一次违背规定动手打了人。 然而

这大快人心的一幕却导致了马德胜

日后的离职， 公安局局长要求马德

胜写检讨报告并剥夺了他调查案件

的权力。 马德胜愤怒地脱下了珍爱

的警服， 穿着秋衣秋裤走出了公安

局，他说：“我配不上这身警服。 ”马

德胜是有良心的， 人民警察的良心

是对正义的执着和对弱者的同情。

二十多年后， 早已退休的马德

胜在得知当年那个犯罪嫌疑人再次

出现在桦林的消息后， 他义无反顾

地加入了王响、龚彪的“小分队”。为

了找到当年的真相， 他拉下老脸恳

求自己曾经的下属、 如今的公安局

局长李群，却被委婉地拒绝了。马德

胜毫不气馁， 为了盯住某个可疑的

人物， 他和两个老伙伴并一条狗守

在一个狭小的出租车里， 一守就是

几个晚上。没有一分钱工资可拿，也

没有什么补助津贴， 甚至还要自己

搭进去不少钱， 可是马德胜还是义

无反顾。 三个年逾半百的老人历经

艰辛终于找到了一丝线索， 并顺着

线索来到了沈栋梁夫妻被杀的现

场。 然而他们冲动的行为却打断了

刑警队的侦破行动， 罪犯趁机逃跑

了。在会议室里，马德胜这个昔日的队

长被李群骂得抬不起头。走出会议室，

马德胜安静地坐在廊椅上， 脸上满是

落寞。 这一刻的他不曾后悔， 因为人

民警察的良心是爱岗敬业的坚守和敢

于向邪恶宣战的勇气。

多日的劳累和昼夜颠倒的侦查终

于击垮了这个曾经坚不可摧的刑警队

长，马德胜突发脑梗住院了。脑部的阻

塞让他忘记了很多， 却神奇地把他的

记忆停留在了 1998 年那个秋天。 马

德胜忘了一切，却没有忘记侦查案件。

一次偶然， 他突然想通了整个案件的

关键， 于是他赶紧来到警局。 会议室

里，嘴眼歪斜、说话都不利索的马德胜

磕磕绊绊地说出了整个案件的真相，

气氛瞬时安静了下来。 马德胜颤颤地

问道：“这个案子是不是破了？”局长李

群握住老人的手认真地说：“破了。”马

德胜呜咽出声， 这个退休多年的老警

察垂着头哭得像个孩子。 这一刻的马

德胜只穿着一件破旧的夹克， 可他比

穿着警服时还要光芒四射， 因为他的

警服早就穿在了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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